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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篇目

1—4（王锋推荐）

《世界还很年轻》（散文），作者：刘丽丽
《活着》（小小说），作者：魏士娥
《惠民赋》（歌赋），作者：李新峰
《听听那雨声》（散文），作者：杨玉美
《千家桑果射云红》（散文），作者：马士明
《生如春蚕》（散文），作者：陈东
《黄河在龙居拐个弯儿》（诗歌），作者：

王晓振
《父亲的手》（诗歌），作者：王建新

5—8（许烟华推荐）

《干沟曲折到何处》（散文），作者：孙光利
《消暑记》（散文），作者：范廷伟
《又见家乡红荆条》（散文），作者：王冬良
《草叶里的记忆》（散文），作者：刘晓梅
《中国成语》（组诗），作者：舒琦
《一条街的逻辑结构》（组诗），诗歌，作

者：时培建
《蒲姑国遇见雪》（诗歌），作者：舒中
《酒后诗》（组诗），作者：韩明
《蛙声小镇》（诗歌），作者：彭军
《春天印象》（组诗），作者：韩晓菲

干沟！不经意间，心就蹦到了
这个地方。沟，高高的、长长的、窄
窄的，两岸杨树、柳树成行，沟里满
是青草。

细细一想，竟然不知道它向东
向西都拐到何处去了，反正，就是老
长老长的。

开春了，孩子们就去沟上挖菜、
割草。还沿着沟上崎岖的小路撒着
欢儿地疯跑。跑着跑着，就看见一
座不大的草屋，孩子们都知道村里
的老光棍连荣住在里面，渴了的时
候，得老实叫一声“连荣老爷爷”，他
才肯给你一碗水喝。

从村子向北去干沟有一条窄窄
的小路。若是自个儿去就感觉很
远，有几个伴说着话就不觉得远
了。有时候，也不走这条小路，还有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沟，在它里面
没有水的时候，大家都沿着它去干
沟。

那时候的乡下，孩子们念书，用
大人们的话说就是识得自个儿的名
字会算个账就行，至于将来出息了
去大城市上大学去，做梦去吧。所
以，孩子们会走路后就跟着大人去

地里，得先慢慢地学会割草、挖菜这
些最简单的劳动。

开春了，莺飞草长，杂花生树。
逢着周末，孩子们就去坡上割草、
挖菜来喂家里的牛羊猪鸡鸭等等
这些生灵。干沟自然也是常去的
地方。

割草、挖菜也并不是一件枯燥
的事。暑假里，书堂约着我早上去，
他说早上不热，等着天热了就回来
了。于是，我们各自骑上牛，早早地
赶往坡上。到了那里，找个青草茂
盛的草坡拴好牛，我们就在附近边
玩边割草。等到八九点钟，天热了，
我们就趴在沟岸上，远远地看着大
人上坡。随后，我们便把捆好的青
草搭在牛背上，回家找个凉快地方
玩耍去。

即使在太阳高照的时候去那里
放牛、割草，也比别处要好许多。早
饭后，太阳开始瞪着恶毒的眼睛看
着我们，让人一想就打怵。可这干
沟就不一样了，杨树、柳树一棵挨着
一棵，树下面尽是树荫，如果再来一
阵风那才叫个爽呢。累了、热了，随
便找个树荫就地而坐。坐在树荫

里，几个孩子就编个自以为有趣的
故事闲扯着玩。或者仰面躺下，看
树叶在风中索索作响，听蝉扯着嗓
子唱歌，那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落
下来，还有些晃眼呢。

夜晚的时候，也偶尔来这里摸
知了猴，我们这里叫消息儿牛。因
为这里远，来的人就少些。听说这
里晚上不大安全，说是有什么屈死
的冤魂出没，我却不大信，偏要来。
说归说，我到底也没遇到什么狰狞
的厉鬼，因此，就愈发大胆。若干年
后，为了哥哥去青岛读书，小姨夫来
家里玩，一直玩到凌晨一点。他胆
小，我去送他。过了干沟不远，北边
还有一片坟地，再北边才是小姨
家。我一直送他到家门口，才独自
返回。那天恰好逢着月中的十六，
月色正好，照得大地一片白。拐弯
抹角的小路两旁是一人多深的玉
米，风一吹，玉米叶子索索作响。那
分明是大自然在弹唱，有什么可怕
的呢！

秋天，干沟上的苦菜子竟比别
处要多、要好，叶子嫩绿，看了后好
像要有口水流出来。我挖了苦菜

子，母亲将它做成菜汤，却不苦，只
觉得柔软、滑溜，口感好着呢。想
想，那时的秋天，干沟上还真没什么
好玩的，也就只有这苦菜子令人难
忘了。

秋天过后冬天来了，大地萧瑟
一片。不过，少年怎识得愁滋味。
我们约好了，一窝蜂地跑到干沟
上。有人拿出火柴点燃枯草。燃烧
着的枯草，风一吹，火势更旺，烤得
我们只好离得远远的。只见那火呼
呼的，随风蔓延。有时能烧到好远
的地方。那时的平原地带，冬天的
坡上，就只这些野草，任你怎么放
纵，也惹不出什么火灾来。

一年一年，干沟上的草木枯了
又绿，绿了又枯。岁月在昨日少年
的心里也渐渐有了愁苦的滋味。你
看看，那东西走向的干沟怎么就成
了一条窄窄的、矮矮的小水沟了
呢？那成行的树呢？那疯长的青草
呢？时光怎么老爱把一切往小处、
往空里捏呢？

是的，少年是要长大的。长大
了的少年，他总是要告别混沌初开
的日子。只是，最初是混沌，最后就

一定是光明吗？这也未必，我轻轻
一声叹息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这也
并非我内心的悲哀，而是事实本就
如此，再美好的粉饰又有何用？

这么想想，那就不是干沟离我
越来越远，而是我离干沟越来越远
了。干沟，它还在那里，只是我已在
它的远处，于内心之上更在千里之
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呢？

有时想想，过去的那些往事也
并非有回眸时的千般好。比如那干
沟，它当初也未必不是如今这番模
样，奈何事实迷离又曲折，而我隔了
遥远的岁月复看当初缥缈的梦境，
那自然是千百般的美好了。

有一年。初二。从姥姥家回来
有些晚了，表弟害怕，我去送他。我
借着酒劲，车子骑得有点快，主要是
我感觉那绝对是轻车熟路。谁料，
前面不知被谁挖了一条深沟。我一
下子就骑了进去，接着翻了个跟头，
竟刚好神奇地坐在对面的沟上。表
弟问我怎么了，我一想，就说，没怎
么？

是的，的确是没怎么。这条沟
是谁弄的，我无法过问；还有在这干
沟上被时光偷走的快乐往事，我何
必问呢。即便问了，又有谁来作答？

那时无风，草木无语。干沟曲
曲折折，东西走向，不知它纵深到何
处。而这，也是十五六年前的旧事
了。

◎孙光利

干沟曲折到何处干沟曲折到何处

初夏的一个下午，陪部门领
导去检查现场卫生，在园区的一
处绿化带里相继看到了三棵齐腰
高的红荆条树。它们在冬青、扶
芳藤组成的绿化带里犹如鹤立鸡
群，格外显眼。不经意间，思绪飘
到了百里之外的老家，仿佛亲眼
看到了河沟边、土路旁那一棵棵
的红荆条树。

古滨州多为退海之地，盐碱
地居多。有人曾这样比喻说“早
上不小心掉到地里一个水萝卜，
中午捡起来变成了咸菜疙瘩”，而
红荆条因具有抗干旱、耐瘠薄、耐
盐碱的特性，成为了鲁北大地常
见之物，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河
岸、桥头处处可见它的身影。红
荆条为野生的多年生木本植物，
枝条柔韧结实，可编制各种筐、席
子，可惜的是它们大多还未长大
就被乡亲们割下来沦为了烧火做
饭的柴火。

老家北侧曾有个村庄叫阎家
小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在我很小
的时候并入了我们村，那里便只
剩了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小庄
南边有一大片枣树 林 ，东 边 有
一方苇塘，苇塘四周有许多成
人 腰 粗 的 大 柳 树 。 那 里 是 我
们这些顽皮孩子童年的乐土，

也 是 冬 季 捡 拾 干 树 枝 的 好 地
方。

一个初冬的上午，几个小伙
伴都不在家，我一个人来到小庄
苇塘旁捡干树枝，无意中发现了
坡地北侧崖头上的那棵三四米高
的红荆条树。它的树干有成人大
腿般粗细，略微向南匍匐着、居高
临下，树上有许多半干枯的老枝，
那些刚发出的新枝则努力向上向
天空伸展着，茎杆是一色的枣红，
长着松针一样的绿叶。因树龄较
长，它的树皮有着片片斑驳和微
微的裂痕，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
感和厚重感。我轻松地爬上去，
一会儿便折下了满满一大抱。背
回家后，奶奶高兴地说“这种柴火
有油性，容易点着，是蒸馒头、做
大锅饭的好柴火”。

1998年一个夏日的清晨，我
骑着自行车去小开河河东的地里
割青草。休息时忽然发现地头河
滩里长满了一丛丛红荆条，郁郁
葱葱，场面很是壮观。其中有几
棵比较高大的，已开出一簇簇的
红色小花。一个正在割荆条的老
者说，这些荆条真是神了，也没有
人知道它们是咋长出来的，你看
它们在河岸上、沟底里处处生根，
既旱不死淹不死也冻不死，风也

刮不断，只需几年时间它们就会
长成一米来高的小树。奇怪，真
是奇怪！

后来我因求学离开家乡，就
再未去过那个叫做小庄的地方。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也越来
越忙碌。即使回老家，也是来去
匆匆，住一晚也就回来了。油田、
磕头机，红荆条、枣树林、芦苇，散
落着羊粪蛋的田间小路，土房子，
炊烟……这些儿时的场景却时常
进入梦中。有时醒来，泪湿枕巾，
忍不住那一丝惆怅、轻轻地叹一
口气。

2016年10月，我随队去黄河
梯子坝风景区采风。细雨蒙蒙
中，我再一次见到了久违的红荆
条，顿时感到莫名的亲切和激动，
泪水模糊了双眼。看到河床里那
一棵棵在风雨中摇曳的红荆条灌
木，便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家，想起
我那接近60岁依然在田间劳作的
老父亲。父亲多么像盐碱地里的
一棵红荆条树啊，在有限的能力
下顽强打拼，用根紧紧地抓住脚
下的土地，争取着头顶上的每一
寸阳光。

不会忘记小妹出生的那年，
因为夏季连下暴雨，雨水处处沟
满壕平，地里的秋季庄稼全部被

淹，颗粒无收。父亲便开始跟着
邻村的建筑队去做小工，筛沙
子、推砖、开搅拌机，每天早出晚
归，一天挣十块钱。只要建筑队
有活干，父亲从不请假。严寒的
冬天，建筑队都停工了，父亲便
买来驮篓骑着车子开始下乡换
粉皮、粉丝。每当看到他那带有
冻疮的手在灯下数那些二角、五
角的零钱时，我都会感到揪心的
疼。

不会忘记，为了尽快把我们
的户口迁回老家办理“娃娃证”，
父亲多次往返于邹平滨州，甚至
因为劳累几次坐客车都过了站，
身体消瘦不到百斤，因为着急上
火甚至出现了短暂性耳聋，听不
到任何声音……

年龄渐长，我逐渐认识到，
生长在鲁北平原上盐碱地里的
红荆条就如同沙漠里生长的胡
杨一般，有个性、有血性，它的
身上更是代表了鲁北人不惧严
酷环境，不向困难低头、坚韧不
拔，顽强与大自然抗争的坚毅精
神。

红荆条树，一棵生长在心里
的精神之树。无论走到哪里，我
都不会忘记。

◎王冬良

又见家乡红荆条又见家乡红荆条

时间过得真是好快好快呀，
不知不觉间，我仿佛还没有从春
花烂漫的四月里醒过神来，办公
桌上的台历已翻到了烈日杲杲、
遍地流火的夏天。时间就在这接
踵而至的“小暑大暑”节气中，完
全开启了“上蒸下煮”模式，“暑”
字当头，烈焰当空，到处热气蒸
腾，滚烫而污浊的热风，将目之所
及的一切都郁闷成了一种红色。
我喜欢饮茶，每年暑期，都会在读
书的乐趣里，体会到“山路原无
雨，空翠湿人衣”的凉爽，还会情
不自禁想起林清玄的一句话：人
生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
喝茶的心。

日月穿梭，时光流转。古时
候的夏天，和时下的炎炎夏日应
该是一脉相承吧，我们从建安七
子中陈琳的《大暑赋》中，读到“土
润溽而歊烝，时淟涊以溷浊”这句
话，就可以感受到一种人在蒸笼
中的闷热；同为建安七子的王
粲，也在其《大暑赋》中写到人们
热汗频频：“气呼吸以祛裾，汗雨
下而沾裳，就清泉以自沃，犹淟涊
而不凉。”在消暑工具极其单调
的情况下，骄阳炙烤，汗如雨下，
即使人们埋身于清泉溪流，自己
身上的污秽仍然层出不穷，挥之
不去，因此，我们可以张开自由想
像的翅膀，想像古人这种炙热难
耐的感觉，是否不啻于那则成语
故事“请君入瓮”般精神与肉体的
双重折磨呢？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
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
王孙把扇摇。”古人笔下的夏日，

不知道有否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但像宋代梅尧臣所说的“飞鸟厌
其羽，走兽厌其毛。人亦畏絺绤，
况乃服冠袍”，实在令诸如我等后
人，充分见识了他们别具特色、技
高一筹的奇思妙想及文字功夫。
禾稻枯焦，心如汤煮，兽厌其毛，
人脱冠袍，非常贴切地将人们度
日如年，心焦气躁的形象刻画了
出来。只是从古典文学作品和传
世名画中，古人们的避暑消夏方
式，似乎只是如陆游在《昭君怨》
中写到的那样：“昼永蝉声庭院，
人倦懒摇团扇。”

实在不记得，我们这代人童
年时究竟是如何度过一个个炎炎
夏日的。除了个把次随“孩子王”
去水塘、沟渠野泳，还是冒着危险
被班主任老师用最简易的检验法
——在胳膊上用手指甲划一下，
检验是否呈现白色划痕，轻则门
外挨晒罚站，重则室内教鞭伺
候。那时候的孩子们，一个个总
是大大咧咧，泼泼辣辣，很是皮
实。暑假的日子里，知了们“高蹈
槐梢与柳荫，争鸣直到日西沉”，
天越是炎热，知了叫得越欢，对孩
子们的诱惑力就越大。孩子们便
拿了一块面筋与一条长杆，去村
外的沟渠边、树林间粘知了，屏心
静气，伸长脖颈，即使娇嫩的肉皮
被晒掉几层，依然乐此不疲。那
个年月，孩子们的消暑方式，无非
就是“以热攻热”，抑或“乐而忘
热”。

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期，当那台“金龙牌”落地摇头电
扇搬进我家堂屋时，亲朋好友总

爱有事没事到我家里看个稀罕。
那些摇了一辈子大蒲扇的老人
们，更是羡慕得不得了。有了电
扇的比对，这蒲扇的劣势就是秃
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帮
着父母割麦收秋干零活，喝冰镇
饮料，吃冰镇西瓜，只能暂时解决
酷热问题，并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父母总说我是挫了尾巴的猴
子——安顿不下来。那时，作为
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坐功还不行，
毕竟还不懂心静自然凉的道理。

“几朝烟雨几朝晴，六月江南云水
蒸。扇底寻风无爽意，此时又怨
小飞蝇。”我知道热，但是烈焰灼
人的这种热，热得让我无所适从，
不知所措。

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我终于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毛毛糙糙的
性格改了不少，因为喜欢读书、赏
画、品茶，我将位于高高四楼之上
的书房美其名曰“伴月斋”。烈日
炎炎，天干物燥，静坐于书香弥漫
之中，一把扇，一杯茶，一本书，茶
香，书香，心亦香，有了这样的一
种“深阅读”，可忘世间繁杂，慢品
人生禅意。书中自有青山隐隐，
亦有碧水迢迢，室外虽烈日酷暑，
室内却清凉四溢，茶香满盈。用
自己静下来慢下来的心情，精研、
细品朋友们那些高崖仄宇、峭壁
万寻的山水精品佳作，我的心便
随了山色之苍黛幽微，山气之凉
爽袭人，心意之静谧悠远，沉浸在
这种可以栖息精神的理想世界中
了。

就这样积久已成习。每年暑
期时候的闲暇时间，我从不和朋

友们上街撸串当“膀爷”，也不坐
在空调房里独享清凉，而是“躲进
小楼成一统”，市声不入耳，俗规
不至门。宋真宗赵恒曾经说“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而我要说的是“书中自有花
清芬，书中自有消暑方”。高高的

“伴月斋”内，半树先生告诉我：天
气这般溽热，何处可得清凉？竹
下吃茶一盏，水边读诗几行。大
曾先生也这样和我说：夏日独坐
荷塘边，几卷闲书看半天。一把
破扇慢慢摇，无事便是小神仙。
无一例外，他们都用丰子恺先生
一样的技法，仅用寥寥数笔，把传
统笔墨与现代元素巧妙结合在一
起，配上率性而肆意调侃的打油
诗，令人赏心悦目，倍感清凉舒
适。

乡间俗话早说，该冷不冷，不
成年景；该热不热，不成年月。寒
来暑往，四季交替，这是谁也无法
改变的自然规律。不经过这般炼
狱重生，怎会有凤凰涅 ；不经过
骄阳的蒸煮，原野上的庄稼自然
也不会拔节秀穗。我早已摒弃

“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不纺棉
花”的懒惰思想，在知识的海洋
中，积极增长才干；在节气的蒸煮
中，令之精神澡雪。诗人于谦说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
一点尘。”执手入禅境，煮茶赏佳
作。结合多年来的读书经验，我
以为，这就是最适合我的一种消
暑方式了。

◎范廷伟

消消 暑暑 记记

◎杲仁华

忆江南忆江南··滨滨州好州好
滨州好，最美是芳春。雨润草涂千

里绿，风催花绽万园新。都似画中
人。

滨州好，最酷伏中天。陆上绿荫遮
烈日，水中鱼影戏红莲。天籁奏歌
蝉。

滨州好，最靓数深秋。遍野金风拂
硕果，满街欢语庆丰收。天道奖勤
酬。

滨州好，最爽在严冬。踏雪观光图
愈美，围炉斟酒味尤浓。吟咏待梅
红。

滨州好，鲁北耀明珠。四环五海天
上画，粮丰林茂梦中图。游客骛如
趋。

◎彭军

蛙声小蛙声小镇镇
我来时，蛙声寂静
怕把唐宋里优雅的韵律，惊醒

没有露珠，也没有蜻蜓可举的时候
肥硕的荷叶，高高举起自己

一只白鹭经过，用你轻盈的身影

一块石头等待了许久
让我坐下来拍照
让我把它镶在荷塘的边框
带给远方

如果一只蝴蝶，落在荷花蕊上
像你的指尖，落进我的手掌

下次带你来，蛙声
会在雨后冒出来，会在月光下透亮

◎崔文强

盛夏的盛夏的雨雨
盛夏的雨是正值壮年的汉子
简单粗暴 不懂浪漫

他振臂一挥 疯狂肆虐
命楼前的竹子日夜拔节
令我的回忆之树无节制生长

撑一把伞雨中漫步
失却了语言
听大自然在呢喃
抑或呆坐在窗前
打开一本书 品一杯茗
欣赏雨在玻璃上写下的湿漉文字

这雨 盛夏的雨
总爱一遍遍洗涤我布满尘埃的往事
唤醒我装睡千百年的乡思

般
木

大大平平原又迎来原又迎来
丰收丰收的季节的季节

许烟华

对于滨州的写作者来说，“大平原”是大
家心中的一块文学圣地。三十多年过去了，
一代代文学新苗在“大平原”上成长起来，

“大平原”也因此日见隆起，成为照映滨州文
化底蕴和人文素养的一面镜子，凸显滨州城
市精神和文化特质的一块高地。如今，在

“互联网+”时代，“大平原”与滨州网线下线
上携手联动，再一次激发了文学爱好者的创
作热情。一篇篇文学作品在滨州网和“大平
原”上流动，如一阵阵涤荡心灵的清风，一股
股浸润心脾的清泉，为读者送去充满正能量
的精神食粮……

这一个月，是忙碌的、充实的，我有幸参
与到《滨州日报》、滨州网“大平原”文学作品的
编辑中来。“大平原”这块“金字招牌”散发着迷
人的魅力，微信群里，稿件像密集的雨点。每
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大平原”微信
群的投稿下载到电脑上。我一遍遍向上翻找
着当天的记录，生怕因为自己的懒惰和疏忽而
留下遗珠之憾。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坐在
电脑前，看着这些或成熟或稚嫩的文字，体味
着为他人作嫁衣的幸福和辛苦。当突然发现
一篇好作品时，就像一个在山野间行走的饥饿的
人发现了树上鲜美的果子……

一个月的时间，看了百余篇来稿。从主
题上来说，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表达着作者对
生活、对家乡、对亲人的热爱。孙光利的《干
沟曲折到何处》、王冬良的《又见家乡红荆
条》、赵淑珍的《悠悠粗布情》、刘晓梅的《草
叶里的记忆》等作品，蕴含着浓浓的滨州元
素，通过对家乡事物的追忆，让读者感受着
时代的变迁和挥之不去的乡愁。

相对于散文的凝重，诗歌则显得灵动许
多。舒琦用洞悉现实的眼光重新诠释了《中
国成语》，让这些旧词语与新时代发生了关
系。时培建用出新出奇的语言和意象打通
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通道，拆解着《一条街
的逻辑结构》，也让读者惊诧于一首诗里所
能安放的巨大容量。与时培建“井喷”式的
写作不同，韩明在他的诗里继续着他生活中
的散淡和低调。韩明是一个捉迷藏的高手，
你需要比他更精明，才有可能发现他深匿于
诗中的意图，才有可能抓住这个躲在生活一
边的窃笑者。彭军是近年来写作势头向好
的诗人，就在8月9日，《文艺报》刊发了关于
他的诗歌的评论。他的诗像月光下的一把
古剑，有时泛着唐宋的优雅，有时又闪着骇
人的寒光……

文学是门手艺，而且是门不容易学会的
手艺，所以得下苦功夫潜心修炼。我曾经跟
一位作者交流：写作有了动力和情感还不
够，哪怕动力强劲情感丰沛也还不够，一定要
写出自己独有的、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境界，千
万不能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对于那些前一秒
钟写完后一秒钟就投稿的作者，我建议他们不
要轻易出手，要沉下心来，对自己的作品多做
些修改。好作品想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首
先要经过自己的反复打磨。

秋天已至，“大平原”又迎来丰收的季节。

简介：许烟华，1970年出生，山东省博兴
县人，中学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见
于《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诗潮》

《诗选刊》等报刊，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诗歌卷》《中国诗歌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
最佳诗歌》《中国诗歌读本》等选本。获得第一
届、第二届中国金融文学奖，第十九届、第二十
二届全国鲁藜诗歌奖。著有诗集《心影暴风》

《烟华》等五部。主编中国第一部单年度诗人
作品选《中国诗歌1970》。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理事。


